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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記  

黃錫勳的往生經過非常殊勝，其中所發生的許多事情，只能用「不可思議」這四

個字來形容。他並沒讀過多少佛書，念佛的時間亦不長，也沒有吃素，還來不及作皈

依的儀式就往生了。事情傳開來，好多朋友都要我把事情經過寫出來，讓大家看了生

歡喜心，並堅定往生西方的信心。 

一、生平介紹  

黃錫勳公元一九三四年生於台灣高雄縣的梓官鄉，一九六一年台大醫學院畢業，

在馬偕醫院服務一年，即來美進修，在世界著名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接受小兒科及小兒胃腸科的訓練。一九六六年應聘至巴爾地摩

（Baltimore）醫學中心，負責設立「社區醫療保健中心」。他時時提醒醫院的行政主

管及董事會的人說：「醫院和醫生的任務，不只是要治有錢和有保險的人的病，我們

也有責任為窮人服務。」 

這個醫療保健中心，距市中心點只有十條街，是該市最亂的地區，包括五個政府

為窮人設置的公寓區（等於中國人形容的「貧民窟」），附近一哩半週邊地區，有百

分之七十五的家庭沒有男人，多半是一個母親帶著好幾個孩子，靠政府的救濟金過活。

販毒、殺人、搶劫等事件天天都有。巴爾的摩的太陽報去年曾以「不是人住的地方」

為標題，連續四、五天深入報導這個「五濁惡世」最「劇苦極悲」的地區。 

黃錫勳把這個地方辦得非常成功，曾被編入國會紀錄，列為全國社區醫療中心的

典範。廿七年來，這個中心看過五萬五千餘名的病患，都屬貧民，約佔巴城人口的百

分之八。 

黃錫勳經常勉勵社區的青年，勸他們不要自暴自棄，要努力向上，學得一技之長，

才能自力更生，脫離貧窮和無知。他不但是民眾的醫師，也像父兄、顧問、朋友、更

是他們的精神燈塔。他分擔了他們的憂慮和沮喪，也分享了他們的歡樂與榮耀。他不

僅提供這個社區的醫療服務，更將無數不良少年拉回正軌，造就他們成為社會的中堅

份子，如今有的成為老師、軍官，有的則成為藥劑師、會計師和傑出的球員。 

一九九二年春，黃錫勳因病不得不提早退休，他宣佈退休後，各地感謝信如雪片

飛來，其中包括了馬利蘭州州長的獎狀，巴爾地摩市長更宣佈三月十二日為巴爾地摩

市的「黃錫勳醫師日」。一九九三年四月廿六日，著名的太陽報在其早報及晚報中特

別報導黃錫勳的成就事蹟與退休消息，並大大的嘉獎一番。 

黃錫勳醫師自生病以來，治療過程相當艱辛，但他並不因此而氣餒，反而著手編

著《醫學趣談》及《回憶錄》，也協助中華婦女聯合會大華府分會編印《中英文醫療

用語手冊》、《醫學保健手冊》等，繼續以所學服務華人社區。事實上黃錫勳生前對



此地僑社事務也非常熱心參與，他曾任巴爾地摩臺灣同鄉會會長、大華府地區臺大醫

學院校友會會長、華美協會華府分會幹事，主辦過多項國是座談會，並應邀返臺參加

兩次國建會；總而言之，在美三十年來，黃錫勳替中美朋友、同鄉、留學生等看病、

送藥、寫介紹信、找工作，解決各種困難，他所幫助過的人，多得不勝枚舉。 

二、發現自己患了癌症 

錫勳一向很健康，精力充沛，日理萬機。一九九一年十月中，我們因辦理回臺參

加臺大醫學院畢業三十週年慶，去自己服務的醫院注射流行性感冒預防針時，被護士

拉去照了一張胸腔的 X光片，才發現肺部有個二公分（直徑）大的瘤。 

這個發現真是晴天霹靂，從此我們一向簡單、平靜的生活起了很大的轉變。接著

是一關又一關的恐怖、憂傷、痛苦和絕望，一次次的身心折磨，難捱得好像永無止境；

現在想起來，真是一場惡夢。 

他患的是腺型肺癌，這與抽不抽煙無關。這種肺癌非常難治，五年存活率非常低

（大約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存活率），對化學治療和放射線治療的效果都不理想。美國

到現在為止，在治療腺型肺瘤上並沒有什麼突破性的進展；通常從發現到逝世，只有

三到六個月的時間。 

很快地，我們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開刀，一開刀才發現癌細胞已經擴展到

胸腔的其他部位。醫師決定把整個左肺切除，並鋸掉二根肋骨，這算是相當危險的手

術。因為是大開刀，經過三、四個月後，他的體力才慢慢恢復。割掉了左肺和兩根肋

骨，講話、呼吸和行動都得從新適應和學習；傷口也一直都很痛。 

接著是化學治療，因為化療用的藥，毒性很強，副作用很可怕，腸胃痛得像刀割，

嘔吐很厲害，他根本不想吃東西，整個人一點活力都沒有，過著像地獄般的痛苦生活。

本來求生欲望非常堅強的黃錫勳，曾有幾次說這種情況真是「生不如死」。 

從一九九二年一月底開始做化療，做做停停（因副作用大，身體受不了）。到一

九九三年十月，癌細胞已擴散到腦和脊椎，醫師們看了腦部 MRI 的片子時都紛紛搖頭。

癌細胞蓋滿了整個大腦表面，一大片一大片的，數也數不清；到這種地步，可以說已

經沒有辦法醫治了。但是醫師們還是決定將他的腦部（頭頂）開個洞，裝一個小管子

進去，以便灌進化學治療的藥物。結果做了三、五次後都沒有效果，就放棄了。 

一九九三年聖誕節前後，醫師決定用最高劑量來照射腦部。不過醫師坦白地告訴

我們，放射治療頂多只能控制二到六個月，以後再惡化就沒辦法再做放射治療了（份

量全用完了）。因脊椎瘤的關係，很快的錫勳雙腿不能走亦不能站；接著大小便也不

能自如。後來雖又回醫院做脊椎的放療，但雙腿與大小便的功能都沒有改善。西醫到

這時已無能為力了，能做的他們都做了，往後的日子，只好在家調養和聽天由命了。 

從此他的行動更受限制，要坐輪椅，要包尿布，要躺在床上，處處要人照顧。在

這之前我還可以獨自陪他上醫院及在家照顧他；進入這個階段後，我僱人幫忙照顧他，

日夜分班；每次上醫院就得叫救護車。天氣好的日子，我們常常帶他到外面呼吸新鮮

空氣和欣賞院子裡的花草。週末兩個兒子回來時，如果他精神好，我們也帶他上餐館

吃飯或逛商場，每次出去他都很高興。 

三、開始學佛法 

錫勳患了絕症，精神上的打擊和恐懼是很難用三言兩語來形容的，加上身體經過

開刀、化療及放射線治療，種種的折磨使他苦不堪言，親人也跟著受苦。他流眼淚時，

我們陪著流淚，他輾轉不能眠時，我們也陪著他不睡。看他受痛挨苦，我們的心有如

利刃剮割！ 



我們在巴爾地摩市住了三十多年，認識許多中美朋友，當他們知道錫勳的病情，

都關心我們，幫助我們，給我們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勵，很自然的，就有許多人寄來宗

教方面和討論生死問題的書給我們，看了非常感動。 

我因向雷久南博士請教自然療法克服癌症的事，與她有過幾次書信往來。除了買

她的錄音帶和書之外，她送我一本《了凡四訓》、藥師佛像及四臂觀音像各一張，我

立刻把這兩張小小的佛像供在書架上；差不多同一時間，也收到錫勳高雄中學的班長

李錦山寄來證嚴法師的《靜思語》和《八大人覺經》（他喜歡這本書），有一天，林

少光博士來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開會，順便來看我們，她介紹我們學靜坐和氣功。我

們也去少光家，我見她書架上有很多佛書和錄音帶，一問之下，才知道她常去莊嚴寺

參加種種活動。她給我一份《美佛慧訊》佛書流通的消息，我就依址寫信去莊嚴寺請

了許多佛書和佛經（大約從一九九三年夏天開始收到佛書）。 

雖然錫勳和我都生長在佛教家庭，除了會跟著人家燃香拜佛菩薩之外，對佛教的

了解非常有限。我們沒讀過佛經，更沒聽過法師講經。剛開始我都看些認識佛教之類

的書，我很喜歡看《沈家楨居士演講集》、顯明法師和沈家楨居士的《福慧莊嚴》，

道源長老的《佛堂講話》，後來也開始讀《佛說阿彌陀經》、《藥師經》、《金剛經》

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從一九九三年秋天開始，我們每天抽空讀《金剛經》、《地藏菩薩本願經》、

《觀音菩薩普門品》，一天只讀一種經，有時一部經分兩、三天才讀完。 

錫勳到醫院檢查或治療甚至住院，我都帶一本經書去醫院讀，我發現讀經可以減

輕等待檢查結果那種坐立不安的感覺，並且我的心裡開始比較平靜，有安定和安全感，

後來我又發現晚上我若讀《金剛經》，他就睡得特別好，所以我就念得更勤快了。 

不忙時，我會把自己讀過的佛書或佛經介紹給他。他真正用心讀過的是《佛說阿

彌陀經》。這時癌細胞已經擴展到腦部，他正在做放療，腦子開始有些失靈，尤其到

了晚上，護士發現他有時答非所問。所以沒辦法像正常人一樣集中精神看書，但他告

訴我說：「《阿彌陀經》裡每一頁都充滿了一尊一尊小小的阿彌陀佛。」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時，我們的親戚陳拱辰自加州來看錫勳，他是佛教徒，我向他

談起要供阿彌陀佛像的困難。因為我供佛像的地方很小，只有二尺見方的空間（在大

廳書架上），他幫我設計安置佛像。拱辰回去不久和他的妹婿鄭溫仁居士商量，結果

很快的我收到他們寄來的一幅西方三聖相和一尊瓷的阿彌陀佛像。經過拱辰的設計，

果然這小小的天地變得更清淨莊嚴；我倆開始每天早晚定時拜佛菩薩。鄭溫仁是宣化

上人的弟子，他寄來了宣化上人開示的《金剛經》、《阿彌陀經》和《地藏經》等淺

譯和一套很好的《藥師法門彙編》，並且幫了我們很多忙。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林少光帶我去 Frederick 聽西藏的澈讚姜貢仁波切開

示；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進道場聞法。就在那裡，有一位中國人送我一本黃念祖居士所

著的《心聲錄》，他說這本書很好，一定要好好讀。不久，因為要找助念的人而認識

了黃瑩珠；她很熱心助人，寄給我夏蓮居老居士會集的《無量壽經》、黃念祖老居士

所著的《無量壽經白話解》和《無量壽經解》、道源長老講述的《觀無量壽經講記》

和《阿彌陀經要解》等好書。就憑這幾本參考書，我倆就開始共修《無量壽經》。讀

了《心聲錄》後，才知道持念《阿彌陀佛》名號的好處與淨土法門的殊勝。我們開始

提醒自己要多念佛號，若沒空念就多聽念佛機和五會念佛的錄音帶。 

一九九四年七、八月間，我收到沈家楨居士寄來的一張觀音菩薩像（供在莊嚴寺

的晚唐木雕觀音像）。同一時間，亦收到黃瑩珠寄來一張約三尺高，一尺寬的阿彌陀

佛像和念佛機，楊國屏也送了一幅懺雲法師繪的西方三聖；我把這些佛像供在錫勳的

房間，念佛機也放在他的房間，讓他能夠時時憶佛念佛。 



我們開始在晚上共修《無量壽經》，因為晚上我比較有空，且較安靜。可是到了

八月底，他的情況開始走下坡，只好改變方式，我讀他聽；比較難懂的地方，我參考

其他佛書略加解說。如果看了黃念祖老居士的《經解》後，還是不懂，我就告訴他：

「這幾句或這幾段太難了，讀過去就是了。這些高深佛理，現在不懂沒有關係，將來

你到了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一加持就馬上懂了。」 

和病人一起讀經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遇到他要大小便，就得停；遇到他很不舒服

時，也沒心情聽，有時才讀了幾行，他就呼呼大睡。後來每次要讀《無量壽經》時，

就一起先念「阿彌陀佛」名號，請求阿彌陀佛加持，讓我講得好，讓他聽得懂。這個

方法很有用，好幾次他聽得很高興，說我講得很好；我自己也覺得講的蠻不錯呢！看

他睡了，我繼續讀，稍過片刻他醒來時，我問他：「剛剛我讀的，你聽到了嗎？」他

說：「聽到了。」不只是這樣，他睡覺時常常夢見阿彌陀佛和西方極樂世界。就這樣，

大約五、六個星期的時間，我們把《無量壽經》共修完了，我們著重在阿彌陀佛的四

十八願和西方極樂世界的依報環境，讓他認識環境，嚮往極樂世界，增加往生的信心

和願力。後來我們亦修了《普賢菩薩行願品》，參考道源長老的《佛堂講話》和竺摩

法師的《普賢十大行願講話》。我把整部《普賢菩薩行願品》讀給他聽，並略加說明，

不懂的只讀不講。他很喜歡道源長老和竺摩法師講的故事；而十大願王裡，他最喜歡

「隨喜功德」這一條。我們讀《無量壽經》，讀到「七寶池蓮花中化生」時，我告訴

他：「你一到西方極樂世界一定要通知我們，讓我們放心。這麼多人都在幫助你往生

西方極樂世界，你知道嗎？」他說：「我一定會讓你們知道的，請放心！」 

九月中，他的身體越來越不好，睡的時間多，記憶力很差，體力更衰弱，吃東西

更加困難，吞嚥功能開始減退。我因整天整夜忙著照顧他，幾乎天天睡眠不足，那有

時間講經和讀經給他聽。以後的日子，全靠聽《無量壽經》的誦讀帶和念佛機。他睡

時，我們就坐在他旁邊念佛；美國護士沒事時，也坐在床邊替錫勳禱告。 

四、助念問題的解決 

自從發現癌細胞已擴散到腦和脊椎以後，我們更積極考慮處理後事的問題。墓地

是差不多一年前就已經買好並且開始分期付款，教堂的告別式也已經把一切細節都安

排好了。 

讀了佛經和佛書後，我開始問親友，佛教的臨終處理是怎麼一回事。一九九四年

三月，拱辰自臺灣帶回來一本《飭終須知和人生最大的一件事》。這一本書沒幾頁，

而且很容易看懂，我故意拿給錫勳看，那時他還能自己看書，讓他知道助念是怎麼一

回事，到時候他才知道如何配合助念。困難就在「要八個小時佛號不斷」，到時如果

只有我一個人在家，怎麼辦？大兒子是律師，他的辦公室和住的地方距我家開車約二

十分鐘。他平時很忙，雖然每天都抽空回來看爸爸，但大部分時間並不在身邊。小兒

子是醫師，在芝加哥西北大學醫學院的復健中心當住院醫師，週末如果不值班，就飛

回來幫忙照顧爸爸，其他日子很少在家。 

無論如何，到時一定要請佛教徒來助念。可是，巴爾地摩沒有佛教寺廟，也沒有

法師替喪家做法事，更不知道誰會助念？我開始求阿彌陀佛和觀音菩薩，讓我們能找

到助念的人，同時也祈求錫勳臨終時能頭腦清楚，跟著大家念佛。其實那時，我們尚

未接觸到《無量壽經》，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觀念還很模糊。 

有一天我在《美佛慧訊》看到一篇有關助念的文章，並附有連絡電話號碼。我鼓

起勇氣打電話去碰碰運氣，接電話的是游琦居士，他說他們都住在紐約和新澤西，相

距路遙，不太可能過來助念，不過他介紹了南新澤西的黃瑩珠。黃瑩珠距我家約兩個

小時半的車程，她介紹我去找華府佛教會的劉啟義先生。後來游琦也聯絡上住在巴爾

地摩的楊國屏，楊國屏曾來探望錫勳三、四次。 



我很高興和劉啟義聯絡上，他是前任華府佛教會的會長。記得他第一次來我家是

八月十三日。那天錫勳的情況很不錯，沒有什麼痛苦，頭腦也很清楚。一談起來，他

倆是臺大校友，大家談得輕鬆愉快。劉啟義看我替錫勳按摩，他也來一手，他的按摩

功夫頂好呢！第二次他帶來了十二個人（張儷耘、鄭李實先、鄭懷松、葉安舜、翁淑

娟、鍾興健、潘明、赫崇愷、湯金玉、周琇珊、劉向明、黃陳玉桂），他們都是華府

佛教會或慈濟的會員。大伙兒先去錫勳房裡和他聊聊，然後一起念佛。錫勳見這麼多

善男子善女人，老遠因他而來，感動得一直流淚。念完佛，劉啟義為錫勳講《無量壽

經》的阿彌陀佛四十八願的第十八願「十念必往生」，以增加錫勳的信心，然後大家

到大廳談些我們學佛的經驗。他們都在上班，只能選星期六來我家念佛，剛好我兩個

兒子週末也在家；他們教我們母子三人拜佛、繞佛和念佛。他們知道錫勳往生時，他

們至少要兩、三小時後才能趕到，所以教會我們母子三人念佛是很重要的事。以後錫

勳的病況一週不如一週，他們第四次來是真正的助念了。 

五、往生的經過 

錫勳自九月中開始衰弱得更快，睡得多，吃得很少，像一棵樹慢慢地乾枯了，並

且開始呈現多種器官敗壞的現象。肺、腎和吞嚥功能都不行了，往生前的十二天就什

麼都不能吃了，連水也吞不下去。他事先寫好書面的申明，經過公證，一旦他不能自

己吃東西，就不要用人工的方法輸進營養，不要用人工方式來延長生命，他認為這只

是延長受罪而已。 

十月十日晚上七點多，他在睡，我坐在旁邊念佛，我求阿彌陀佛讓錫勳臨終無障

礙，安祥地去，並且一定來接他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半小時後他醒過來，說他夢見阿

彌陀佛，他說：「佛告訴我，他知道我是個好人。說我這一生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做

了很多善事，現在有很多菩薩和人，在為我拜佛，念佛和迴向，到時他一定來接我。」

他說這話時，顯得非常安心和自信，不再擔心他去不了極樂世界了。我也很感激阿彌

陀佛大慈大悲，保證一定來接他。第二天十月十一日他就開始不能說話了。 

最後十天，他並沒有什麼痛苦，倒是九月底十月初那星期痰很多，咳不出來，每

二、三分鐘都抽痰，他咳得非常痛苦。我們也照顧得非常辛苦，幾乎都不能睡。 

他到最後，睡得更多，最後三天連話都不能說了，但頭腦是清楚的。我們開始在

他耳邊念佛，讓他跟著念（腦子裡念，不是念出聲來）。我問他：「你有沒有跟著我

們念佛？」他會點頭表示：「有。」我再問：「阿彌陀佛來了嗎？」他就搖頭表示：

「還沒來。」 

十月十四日下午四點多，我從超級市場買菜回來，趕到他房裡查看，我替他按摩

時，發現他的手腳冰冷，並且覺得他的呼吸很微弱，馬上叫小兒子 Mark 來（我知道這

個星期錫勳的情況非常危險，所以叫 Mark 向醫院請假，在家照顧）。Mark 一按他的

手脈也覺得跳動幾乎是若有若無，我正在按摩頭部時，他頭一鉤，就去了。我看了錶，

剛好是星期五下午四點半。 

我和 Mark 趕快大聲念阿彌陀佛，我們二人輪流在錫勳的耳邊念佛，讓錫勳能跟著

念，我覺察到他的頭部很熱，約半小時後，我出來燃香禮佛，請佛菩薩來接引。同時

打電話給鄭懷松，請他通知大家快來助念，並通知大兒子 Peter 和陳婉玉來助念。這

時才想起要把游琦送來李炳南老師誦了三十萬次的「光明咒砂」和臺中蓮社送來的

《陀羅尼經》被放在他身上。我們四個人在錫勳床邊念佛，六點多，我看見火花從

《陀羅尼經》中爆出來，有時急馳走動，此起彼落，有時好幾處同時出現火花。大約

八點鐘左右，我閉著眼念佛，眼前突然出現一道光彩鮮明，千變萬化的光，罩住錫勳

的床，同時覺得有一股很強的吸力要把我吸到外面去。這時我不敢睜開眼，亦不敢想

別的，只是一心念佛。雖然閉著眼，還是看得很清楚，佛光有淡粉紅色、淺紫色、金



色和淡藍色，最多最耀眼的是白色，這種光像是最好的金光鑽的光澤。整道佛光是一

幅編織得窮微極妙的圖案，光色參迴，千變萬化，真像《無量壽經》講的「雖具天眼

也不能辨其形色光相」；佛光和吸力大約持續了一、兩分鐘才消失。八點左右，華府

佛教會和慈濟的人陸續來到，我們開始輪班念佛。林少光夫婦和劉啟義約十二點過後

才離開。我們念佛念到星期六清晨兩點半左右（當時房裡有七、八人在助念），我閉

眼念佛，眼前突然現出一朵很大的白蓮花，幾秒鐘後蓮花消失，大約一、兩分鐘後出

現黃錫勳的紫磨真金色身。我只看見上半身（坐的姿勢），他的五官我看得非常清楚，

看來比較年輕，好像他三十多歲時的樣子，端正莊嚴，好看極了，簡直就是一尊佛像。

我們繼續念到第二天早上五點半，才圓滿結束。佛光、蓮花和錫勳的紫磨真金色身，

只我一人看見，大家聽了都覺得這一切實在太殊勝了，一切都像《無量壽經》講的那

樣。 

錫勳真守約，我萬萬沒想到，這麼快就接到通知了。這下我放心了，我亦讓所有

幫忙把他送上極樂世界的人知道，這次我們成功了，讓大家心生歡喜，並增加個人的

信心。等大家離去後，我開始覺得悲傷和孤單，因為他這一去，在這個世界上，我再

看不見他了，也不能再聽到那熟悉的聲音了。 

六、往生前的種種奇蹟 

從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發現癌細胞轉移到腦和脊椎後，醫生告訴我，他頂多再活兩、

三個月的時間。他本人和家屬、親戚、朋友們都求過佛菩薩，希望他能夠活到六十歲。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六日是他六十歲生日，就在這一天，午睡時，他夢見西方極樂世界

（那時我們尚未接觸《無量壽經》，他把這個地方稱做天堂。他說：「整個世界都是

光，樹發光，地發光，天空亦是光。」又說：「這個地方一看就使人覺得非常舒服、

歡喜，而且莊嚴美麗。」 

雖然知道自己情況很不好，他從一九九四年一月開始寫回憶錄。躺在床上用錄音

的方式，想到什麼就錄什麼，錄好我們再幫他整理出來，他看了不滿意就改，甚至重

錄。在這期間，好幾次他頭腦很亂，有時晝夜不分，三更半夜叫我打電話給他的祕書，

有時又好像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訴我們，但總是想不起來。看他那種無助的樣子，實在

很心疼。說也奇怪，有時連續幾個星期頭腦都很清楚。就這樣寫寫停停，從一月開始

到五月底，才完成了回憶錄。 

大約三月時，他夢見阿彌陀佛，佛告訴他，不用怕「死」這一關，佛說死最後就

像沉睡一樣，一點痛苦都沒有。因為他是醫生，他看到很多癌症病人到最後都很痛苦，

阿彌陀佛大慈大悲，替他解開了這個心結。回憶錄完成後，他的體力更加虛弱，一切

併發症都來了，帶狀泡疹，眼瞼神經痲痺......接踵而來。但這些毛病，後來都治好

了。我們大約從七、八月開始聽和讀《觀無量壽經》。我和他都求佛菩薩讓他能放下

一切，臨終無障礙，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醫院的牧師亦勸他要放下。雖然我們想盡辦

法開導他，但他怎麼捨得離開我們呢？就在這期間，他又夢見了阿彌陀佛，佛問他：

「是否已準備好要來了？」他說：「我還不能下決心。」以後又夢見好幾次，總是沒

給阿彌陀佛一個肯定的回答。大約九月初，有一天他夢見阿彌陀佛為他開了一個場面

非常盛大的歡迎大會。醒來他告訴我，昨天晚上那個歡迎大會實在太棒了，那些佛、

菩薩和蓮花都好漂亮。佛告訴他大約來了五百位佛菩薩，他還說西方世界真的很殊勝，

我一定要去，不再考慮了。阿彌陀佛這個開示實在太好了。 

自從夢見歡迎大會後，他常常看見西方三聖自鏡框裡走到他前面，還說有好多菩

薩跟在阿彌陀佛後面。他也常常看見我和小兒子頭頂上有光環；他講的這些我們都看

不見，只有他一人看見。 



十月十日晚上，他夢見阿彌陀佛，佛告訴他，因他這一生做了許多善事，到時候

一定來接他。像這樣能得到佛保證來接他的例子實在太稀有難得了。阿彌陀佛亦知道

有好多人為他拜佛、念佛做迴向。現在想想為錫勳念佛、拜佛和做迴向的有親戚、中

美朋友，除了華府佛教會，華府慈濟分會，還有游琦所創立的覺社。覺社的迴向網遍

布美國近二十州，這些人數加起來，實在可觀。錫勳與覺社特別有緣，自一九九二年

四月開始，覺社就把錫勳列入該社迴向名單。又有沈家楨居士誦了一百部《金剛經》

迴向給錫勳，夢參老法師也天天為錫勳迴向。現在回想起來，錫勳往生的時機，也好

像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一樣。所選的時間剛好是我所求的，不妨礙他們上班的時間 ── 

他選了星期五下午，下班後才往生。我亦求佛菩薩，錫勳往生時，我能在他身邊看他

走，結果真的是求到了。 

自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發現癌細胞擴散到腦部後，醫生們都說他頂多再活兩、三個

月，結果他活了將近一年。現在想想這一切實在太不可思議了，只能以「奇蹟」這兩

字來形容，亦是冥冥之中有佛菩薩在加持我們。現在可以說是錫勳來度我們的，如果

他沒有生這場病，我和兒子們就沒有機會接觸佛法，讀那麼多佛書，和認識這麼多熱

心無私的佛教朋友。他們都是阿彌陀佛送來幫助我們的善知識，我衷心感謝阿彌陀佛

和這些誠心幫助和關心我們的諸上善人。 

作者介紹：黃施翠娥台灣彰化市人，師大畢業，與黃錫勳結婚後來美，在華府天

主教大學取得圖書館管理碩士學位，育有兩子。 

本文轉載自美佛慧訊三十七期 

後記 

或謂不素食，亦得往生耶？ 

觀黃醫師一生，於人道有情悲願深切，身若凡俗，行同菩薩，矧乎宿世不可知深

厚之善根福德、因緣也。雖不素食，瑕不掩瑜，不可以常態況之。而素食一法，旨在

遠離惡緣，長養悲心，吾儕應儘力持之，免於生死關頭，旁生障礙也。 

若夫菩提眷屬之襄助，及臨終助念之順利圓滿，胥黃醫師之慈悲為懷所感召。；

猶有勝者， 阿彌陀佛示現瑞相，啟發黃醫師之真心切願，此所以念佛時間不長，而

能往生安養之原因也。 

 


